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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海外信箱给freeget.ip@gmail.com发电子邮件，10
分钟内会拿到几个IP（标题不可空白）。突破网络封锁，
上到动态网首页点明慧网链接www.minghui.org。 
请下载自由门、无界等软件，更方便可靠。     

澳洲国会前集会：我们不能对迫害视而不见 
（明慧记者蕴韵堪培拉报道）二

零一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澳大利亚

国会期间，法轮功学员在首都堪培拉

国会大厦前举行集会，呼吁澳洲政府

关注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人体

器官的暴行。与此同时，在国会大厦

内召开了“关注中国器官活摘犯罪”

的研讨会，敦促澳洲政府独立调查，

制止这种泯灭人性的暴行。 

澳洲十余名联邦议员及助手参

加了研讨会，并询问：“我们能帮着

做什么制止暴行？澳洲政府能帮着

做什么？”与会者并提出很多建议。 
图：国会大厦前模拟演示，揭露中共酷刑迫害法轮功学员并活体摘取器官。

害到只剩三十五公斤。又把我关进精

神病院，用针剂和药物摧残。我被强

制注射大剂量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

二天之内身体变成黑紫色，脸上起了

老年斑，驼着背，不能够正常行走。”

来自美国的智库研究员伊森•葛

特曼先生是作家及研究者，也是调查

法轮功学员和其他一些政治犯被中

共活摘器官的主要独立调查员之一，

同时是《失去新中国》一书的作者及

《亚洲华尔街日报》等刊物的撰稿

人。他与悉尼大学药理学和运动科学

教授菲尔特罗内•辛格在研讨会上就

中共谋杀法轮功学员，非法摘取和出

售他们器官的指控及对指控进行的

调查做了详尽的介绍。 

葛特曼先生认为道德是人类社

会最重要的东西。他说，我们不能对

此视而不见，这对中国人没好处，对

全世界人也没好处。他希望澳洲能一

起参与制止这种群体灭绝的罪行。 

来自安徽省安庆市的法轮功学

员郭长珠在集会上控诉说：“我因为

坚持修炼法轮功而被中共抓进洗脑

班长期遭受恐怖逼供。长时间不让睡

觉造成严重失眠，大小便失禁，丧失

记忆力，体重由原来的六十公斤被迫

“医院继续用药，大约一个星期

后，整个人像疯了一样，日夜狂躁，

不停地来回奔跑，又不停地摔跤，浑

身剧烈颤抖，坐不住，心脏窒息得象

要爆裂一样，不会笑，目光呆滞，眼

球也不会动，每天下午三点钟独自哭

泣，智力低下，思维混乱。” 

“我回家以后由于药物在身体

中慢性中毒，几个月后身体处于半瘫

痪，整整四年，几乎生活不能自理，

更恶毒的是，恶警对我的家庭和同事

说：‘你看看，这就是炼法轮功炼成

这样的。’将中共迫害造成的惨剧嫁

祸于法轮功，中共把不转化的法轮功

学员关进精神病院，要么被逼转化，

要么被迫害成真正的精神病或中毒

瘫痪，甚至身亡。” 

郭女士表示：世上没有语言能够

描述中共暴行之邪恶。她呼吁正义人

士关注、制止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

酷迫害。 

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悉尼已

有三万民众签名，敦促澳洲政府对中

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行径

进行独立调查。绿党议员已将签名交

送到省议会，明年二月国会开会期间

将讨论关于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

员器官的议题。◇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加拿大密西沙加市圣诞老人大游行

吸引了数万居民观看。法轮功学员

组成的天国乐团，身着亮丽服饰，

阵容雄壮威武，一路吹奏着《法轮

大法好》、《法轮圣王》和《铃儿

响叮当》，雄壮的音乐、祥和乐观

的精神风貌，成为游行中一道亮丽

的风景线。主办方在游行结束后发

来感谢信，希望天国乐团来年继续

参加游行。 

两年半前移民加拿大的张女士

夫妇来自福建，他们高兴地向游行

队伍挥手，张女士表示，“以前都

是在加拿大的电视上看到法轮大法

的队伍，今年真正看到了，感觉就

是感动。”观众李女士赞叹天国乐

团有活力，音乐令人震撼。 

加拿大圣诞游行中的亮丽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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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轮功简介

您知道吗？“天安门自焚”是已经在联合国会议上

被曝光的骗局。2001 年 8 月 14 日在联合国会议上，

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就天安门自焚事件强烈谴责中共

当局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声明说：从录像分

析表明，整个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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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永永吉吉吉县县县法法法轮轮轮功功功学学学员员员何何何长长长龙龙龙再再再遭遭遭绑绑绑架架架迫迫迫害害害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十日】二零一二年十二月

八日早六点三十分左右，吉林省永吉县岔路河镇公安分局

两名不知名的警察跳过大门，非法闯进屋内，把刚刚起床

的何长龙绑架到公安分局。 

当天十一点多，家中八十多岁高龄的老母惦记没吃早

饭和午饭的儿子，在室外气温零下十六～七度的情况下，

去岔路河公安分局给儿子送饭，要求儿子回家，却遭到拒

绝。副局长范守俊等人说；“签字就可以回家，不签字就

送洗脑班”。当时有两名包夹在分局等着。现在何长龙下

落不明。 

何长龙，男，五十一岁，家住永吉县岔路河镇镇内。

以前有嗜酒的毛病，脾气暴躁。而且得了一种病，发病时

半个头痛同时这一侧眼睛通红，后经医生诊断为脑血栓前

兆。发展下去会出现半身肌肉萎缩。他的家人四处求医，

也没得到康复。通过修炼法轮功，改掉了坏毛病，疾病也

不治而愈。 

自从一九九九年以后，何长龙曾多次遭到岔路河公安

分局到家骚扰，几次被绑架到洗脑班。二零零零年十二月

二十四日，当时何长龙正在家中，被岔路河镇政府伙同公

安分局绑架到永吉县拘留所洗脑班迫害。在那里被非法关

押一个月。回家仅仅住了七天，也就是二零零一年的正月

初七，当时何长龙正和家里来的客人吃晚饭，这时岔路河

镇政府伙同岔路河分局警察共五、 六个人开着警车突然闯

入他家，以谈话为名将何长龙及其妻子、妹妹、妹夫骗到

公安局，强迫他们每人拿出两千元现金或存折就可以将他

们放回家，无理要求被拒绝后，于是把何长龙第二次绑架

到永吉县拘留所洗脑班迫害四十五天。当时他家里只剩下

七十多岁腿脚不灵的老母和一个年仅十二岁的孩子在家。

二零零八年七月七日，何长龙刚吃完午饭，在家中遭

到国保大队队长王树祥伙同岔路河公安分局郭来刚（局

长），警察李秀文、张志伟和第一天来实习的南京森林警

察李哲等警察十多人非法抄家并绑架。何长龙和儿子一起

被绑架到岔路河公安分局，他们被绑架到公安局将近十个

小时。何长龙于晚上九点半左右被王树祥，还有一个是挺

黑挺胖的人、另一个是瘦高穿白衬衫的警察和一个警局的

司机绑架到口前拘留所。何长龙被非法拘留十五天后被送

到九台饮马河劳教所非法劳教一年。 

九台饮马河劳教所期间，何长龙身心受到极度迫害，

高强度的奴工劳动（去空心砖厂装卸车），还做对呼吸道、

眼睛和皮肤有刺激性的工艺品。回家时和以前判若两人，

话语明显减少，目光呆滞，跟家人都不怎么说话，坐着就

能睡着。 

此次绑架参与人员： 
岔路河公安局 
局长：陈兴（音译） 
副局长：范守俊：13943218208 
岔路河公安分局的电话号码：0432--411110 

罪恶的“六一零”
 “六一零办公室”简称“六一零”，是中共邪党

为系统迫害法轮功而专门成立的凌驾于法律之上的

机构，它是以中共邪党于一九九九年六月十日设立这

个机构的时间而命名的。“六一零”对法轮功实行

“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

白打、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灭

绝政策。”“六一零”类似于希特勒的盖世太保。 

法轮大法(又称法轮功)，是佛家上乘性命双修

的功法，以“真、善、忍”为指导原则，要求修炼

者不断提高心性（道德水准），同时炼五套功法。

“真善忍”信仰超越种族国界，至今已传遍世界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吸引

不同族裔民众走入修炼，并受到世界各国的褒奖达

上千项。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被翻译成 30

多种文字，全球发行，并可在网络上免费下载。 

吉林市沙河子洗脑班（见图）位于在船营区沙河

子乡晓光村四社福利院（养老院）内。一共三层楼，

一、二层是福利院，三层是洗脑班。沿着路边走就能

看到每个窗户上焊接的钢筋铁条。这就是吉林市沙河

子洗脑班所在地。 

提供办洗脑班的福利院院长姓郭，在吉林市市政

府工作。女院长叫黄洁，据当地百姓说：谁能随便开

福利院，这都是共产党开的。◇ 

此图为沙河子乡晓光村四社洗脑班 

央视录像中，“天

安门自焚者”王

进东，面部严重

烧坏，腿上的棉

衣烧烂，但他两

腿间盛汽油的塑

料雪碧瓶却翠绿

如新，最易着火的头发也还完整。警察在王进东身后

拎着灭火毯等着拍戏，丝毫不急于灭火。 

对外挂牌吉林市沙河子福利院（敬老院）三楼实

则为洗脑班，是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非法私设的监

狱，市“六一零”及外五县“六一零”直接操纵的专

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基地。 

近几年来，吉林地区法轮功学员先后被绑架到吉

林市沙河子洗脑班，遭受残酷的精神折磨和肉体摧

残，给无数家庭带来了莫大的痛苦。  


